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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人民公敌〉事件》想到的 
   
  “让我们想一想，我们习惯于听谎话，说谎话有多长时间了？”南京大学
中文系和戏剧影视所联合演出的《〈人民公敌〉事件》用这样的台词质问我们
的心灵，而我们在舞台上有多久没有看到这样真实得让人无法喘息的戏剧了？
  《〈人民公敌〉事件》是大戏节举办以来最厚重的收获。它写的是一群大
学生暑假期间回到淮河边的家乡，他们目睹淮河遭受的污染给家乡带来的灾
难，突发奇想，要排演易卜生的名剧《人民公敌》，然而排演的进程就是遭到
来自各方面有形无形的压力的过程，在越来越大的压力面前，几乎所有学生都
放弃了抵抗，他们的青春被刻上一道最深的创伤。 
  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在中国今天是如此具有现实意义，类似的事件不仅
发生在一百年前的挪威，更发生在今天的中国，不仅发生在作者所写的淮河
边，还在更多地方普遍存在。易卜生的《人民公敌》是写一位有理想、有信念
的医生朴素的是非观念在现实面前遭遇的挫折，他要对真相负责的态度在公众
利益面前显得何等幼稚。斯多克芒医生发现了正在给这小镇带来繁荣的海滨浴
场水体遭受了污染，而易卜生要问我们，当他要把这一重大的、既会危及游客
健康同时也会危及小镇居民自身的真相公之于众时，为什么他竟然成为“人民
公敌”？在如此简单的是非面前，我们的社会为什么如此轻易地、且似乎是如
此地天经地义地放弃了那如此清晰地摆在我们面前的、毋庸置疑的真理？通过
这出戏，易卜生更想写出人类就像《人民公敌》里的小镇官员和居民一样，不
仅对于正在毒害着人类的那个精神领域的海滨浴场熟视无睹，而且在勇敢地揭
示真相的人站出来时，反而竭力想要扼杀他的声音。 
  吕效平等人写的《〈人民公敌〉事件》，恰是借这一名剧，同时借一群大
学生与这出名剧的一次精神对话，提醒我们今天的中国和今天的大学生存在的
严重的精神危机。因此，《〈人民公敌〉事件》包含了双重的隐喻。而当这出
戏成功演出时，其实我们还可以找到它的第三重隐喻，通过它我们更可以反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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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今天的戏剧舞台上之所以没有《人民公敌》这样的作品，不是今天的中
国不存在类似的问题，恐怕也不仅是我们的剧作家们缺乏易卜生的才华，而恰
是由于戏剧界也正在演化为《人民公敌》里的那个小镇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许多人都会在这出戏里看到自己的影子。 
  《〈人民公敌〉事件》是大学生戏剧节举办以来最厚重的收获，也许比这
六届里所有其他参演剧目加在一起还更厚重。而这出戏既来自大戏节关注的视
野之外，也并非我们耳熟能详的戏剧家们的创作。在为《〈人民公敌〉事件》
的成功演出而兴奋的同时，我们不能不由此思及多年来大戏节的活动以及大戏
节的眼光和宗旨的偏颇，并且更进一步思考多年来主流戏剧存在的问题。 
  多年来，大戏节的多数参演剧目缺乏大学生们应有的现实关怀，缺乏精神
的纯粹与思想的力量，《〈人民公敌〉事件》是个异数，它对大学生戏剧的冲
击力，相信所有参与者都会有切身感受。在大戏节的松散而自由的环境面前，
我们不能够以受到种种题材、主题或表演上的限制或其他现实的压力自我开
脱。《〈人民公敌〉事件》恰巧也用戏剧化的手段间接地指出了这点，它写的
不仅仅是企业、地方政府和媒体给排演中的大学生们造成的压力，更是在写一
群原本应该更有理想的大学生们怎样在压力面前早早地就学会了放弃。如同剧
中主人公李想对自己也是对所有同伴的追问:“难道我们早晚要放弃做自己
吗？……二十岁不放弃，三十岁也会放弃？三十岁不放弃，四十岁还是得放
弃？可是我们毕竟才二十岁啊！我们还什么都没来得及做！” 
  或许这并不是大学生们自己的困惑，但却是我们这个时代有关大学生的最
大困惑之一。作为和编剧之一吕效平的同代人，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在十五岁
时便因为“文革”早早地成熟，而直到三十五岁还有为天下忧的激情冲动，为
什么现在的大学生们过了三十岁还不成熟，而不到二十岁就早早地变得老成？
为什么理想的光芒还来不及绽放就灰飞烟灭了？这当然不是大学生们自身的问
题，其实我们从《〈人民公敌〉事件》的演出中也可以感受到，当走上舞台的
大学生们渐渐融入到戏剧情境中时，他们完全足以理解与领悟这出戏里的精神
内涵，由此可见，不是这一代大学生没有精神追求。是我们的艺术很少像
《〈人民公敌〉事件》这样足以警醒和振奋他们的具有强烈现实感的优秀作
品，是我们的社会缺少易卜生，以及缺少易卜生成长的土壤。由于艺术和社会
的缺失，大学生们丧失了真正的理想，他们才如此容易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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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戏节太需要《〈人民公敌〉事件》这样的佳作。不仅大戏节需要，而且
中国戏剧需要，中国需要。 
 
